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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简单（二等奖）
戴希

这个故事你可以信，也可以不
信，但它完全真实———

光天化日下，一个歹徒正在抢
劫，旁若无人；被抢的女人拼命抱紧
自己的坤包，死活不放。
“抓强盗、抓强盗啊！”女人几乎

在歇斯底里地叫喊。
大街上人来人往。有的视而不

见，有的驻足远观，有的且看且退。谁
也不敢制止歹徒行劫。不仅不敢制
止，连呵斥一声的举动也没有；不仅
不敢呵斥，就是悄悄用手机报个警也
无人肯试。
沉默。好一阵可怕的沉默。
沉默过后，有个戴着眼镜、文弱

书生似的小伙忽然一声怒吼，像狼一
般冲向歹徒。

歹徒大惊，立即掏出一把尖刀，
目眦尽裂地瞪着小伙：“狗咬耗子是
吧？再不识趣老子捅了你！”

小伙愣怔一下，仍然像狼一般猛
扑上去。

很快，小伙摇摇晃晃，蹲了下去。
但片刻，又咬紧牙关站立起来。虽然
被锋利的尖刀刺中下腹，但小伙强忍
剧痛，没有倒下。他一手紧紧抓住刀
柄，不让尖刀深入；一手像钳子，死死
钳住歹徒的手腕不放。

女人趁机挣脱，嗷嗷大叫，挥拳
砸向歹徒。

歹徒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一时不
知所措。

众人被小伙的英雄壮举深深感
染，群情激愤，一窝蜂地冲向歹徒，七
手八脚，将歹徒摁倒在地。
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报警。
警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

警察怒不可遏，给歹徒戴上了冰
冷的手铐。

人们小心扶住小伙，请求用警车
送小伙去医院。
“儿子，我的儿子！”听到小伙吃

力的呻吟，人们才发现小伙的身旁还
站着个小男孩。小男孩五六岁的样
子，被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吓呆了。

警车一路鸣笛，将小伙送到医
院。

幸亏没有刺中要害。几天后，小
伙的伤情得到缓解。

有关部门要将小伙评为见义勇
为的大英雄，小伙所在的单位竟炸开
了锅。
“他可是我们单位最胆小怕事的

人呵！”
“平常谨小慎微得不敢踩死一只

蚂蚁！”
“说歹徒不费吹灰之力抢劫了他

我们还信！他会赤手空拳与扬着凶器
的歹徒搏斗，太邪！”
……
这样的议论传出，记者深感蹊

跷。
“当时，那么多人鱼不动、水不跳

的，你一个弱不禁风之人，何来胆量
挺身而出？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面对
歹徒凶狠的尖刀，你为什么还敢奋勇
向前？”记者找到病榻上的小伙，下意
识地探问。

小伙犹豫道：“你是想听真话，还
是……”
“当然想听真话！”
“那好，只是我的话你千万不要

对外报道。”小伙的脸上飞过一朵红
云。
记者认真地点头。
“当时，我的儿子憋不住拽了一

下我的手，‘爸，抓歹徒、抓歹徒呀！’

我的儿子才 !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小
毛孩，我堂堂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在
他面前装孬种，让他都瞧不起吧？”
记者一愣：“就这一点？”
“对，就这一点！”

屠鳄（三等奖）
!泰国"曾 心

前年，泰国发生了特大水灾，乃
岛家的水牛被淹死，妻子为搭救小女
儿格玛脱险，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了。

乃岛对着墙壁上挂着的妻子遗
像，对着家里变成一片汪洋的耕田，
抱着啼哭的女儿，愁绪万千。

水患过后，乃岛在自己的高脚屋
楼下，偶然发现一条头小脚短的小雌
鳄，趴着昂起头看着他。乃岛眼睛一
亮：捉它去卖给鳄鱼场，也许能得到
五六百铢。但回头一想，不行，母鳄失
去小鳄，就如自己失去亲人那样悲
痛。于是，他把小鳄抱到村后的小溪
里放生了。

第二天，他扛着犁耙下田，惊见
那条小鳄向他家里方向爬去。他愣住
了，想了半天：可能母鳄在村外的水
库里。于是，他连忙骑着自行车，走了
几里路，到那碧波万顷的水库，小心
翼翼又把小鳄放生了。

谁知小鳄不肯走，仿佛懂得人
情，那双小眼睛还流出泪珠呢。

半个月后，一个雷雨天，那条小
鳄居然冒着雨回来了。这下乃岛目瞪
口呆，傻了半天，蹲下去细看，也许是
他一时的错觉，竟在小鳄的眸子里，
见到已死去妻子朦朦胧胧的影子。他
毛骨悚然，脑子突然跳出一个想法：
莫非是孩子的妈妈来投胎？！

那晚，乃岛整夜睡不着觉。第二
天一早，他到寺庙“添汶”，还请了八
尊和尚来念经，并用旧木板拼凑成一

张睡床，让小鳄有个“窝”。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小鳄天

天长大，小女儿格玛也很喜欢，好
像就是她的“妈妈”，天天和它玩。
鳄鱼是冷血动物，泰国天气很热，
抱着它，胜过开冷气。格玛睡时把
它当靠枕，醒时把它当玩具。小鳄
爱洗澡，格玛一天不知给它洗了多
少次澡，在水中跟它玩，好不惬意，
好不开心。

当小鳄长到一岁左右，便有女儿
那般“高”了。乃岛到田里劳动，就让
它“看家”。一次小偷进家，它张开大
嘴巴，露出两排犀利的牙齿，发出吼
声，把小偷吓跑了。又有一次，一条大
蟒蛇进屋，想偷吃家里的母鸡，它甩
动有力尾巴，把大蟒蛇“击”得遍体鳞
伤。

于是，在乃岛眼里，越来越觉得，
这条鳄鱼就像他“妻子”化身来“保”
家，来照顾孩子似的。今年，田里的水
稻长势特别好，预计大丰收，屋前屋
后的芒果、榴莲、山竹、红毛丹、椰子，
果子又大又多。乃岛也突发异想：也
许是他妻子的灵魂保佑的。

七月天，他喜滋滋摘了一箩筐芒
果，准备拿到市场去卖，正好撞到小
女儿格玛，便递给她一个。

不料，悲剧发生了。格玛喜滋滋
地依偎着鳄鱼削芒果，不小心，削到
自己的食指，鲜血直流。鳄鱼闻到血
腥味，本性发作，猛咬一口，把女儿的
食指咬断了。

说时迟，那时快，乃岛为了保护
女儿的生命，拔出别在腰间的尖刀，
跳到鳄鱼的背上，向它额头的“死穴”
捅去一刀。

女儿忍住疼痛，扑到父亲的身
上：“爸爸，别杀它！”

乃岛愕住，那把锃亮的尖刀停在

半空中……

化花记（优秀奖）
#中国台湾$刘康威

她，是一个平凡的女生。脸圆圆
的，嘴小小的，头发卷卷的，可爱单纯
不做作，他也这么想。别人是这么想
的吗？可能只是客套吧！

这个世界是矛盾的，充斥着无法
理解的，却又不得不遵守的规则。她
与其他人一般的如木偶 "#"$%（模仿）
着这个世界的种种。

如鞋柜里的拖鞋整齐的摆着，
仿佛不曾有人穿过。如生产线上的
罐头和谐一致的真空装填标准化的
输送带上，排列的滚动摇摆着。有时
候，她觉得她是变质的，是扁豆也
好，是鲔鱼也好，是肉酱也好。不那
么可口，被固定的口味，微微的羶腥
中发酵的香臭混杂的味道，这样也
不错。

而她这样想的时候，她注意到她
爱戴的帽子上，竟然长了一朵花，不
是装饰的塑胶花，而是一朵真正的
花。这是怎么回事，她也无法用常理
解释。她戴上帽子，上街逛，并没有引
起多大的注意。

而她舍不得摘掉那朵花，也用些
水灌溉它。说也奇怪，它在贫瘠不肥
沃的帽子上，越长越大，花朵越发着
绚丽的开着。

她又得意地戴上帽子，上街逛，
但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于是她想，干脆也变成一朵花好
了。她，在公园里的座位上，喝着杯咖
啡，感到一阵昏沉。帽子上的花，它的
根大量滋长，包裹住了她。她在花根
里面，成了花的养分，变成了一朵巨
大的花绽放。然而，公园里也没有引
起多大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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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从梦中醒来时，像孩子一样揉着自
己肿胀的眼皮。亚热带丛林里的蚊子，在那儿
吸过血又注射了毒汁。这时夕阳西沉，晚霞泼
洒下来，山像受伤的巨人，高昂着血流如注的
头颅；而烟尘般的昏暗已在高山峡谷的林莽
间漂浮。

刘强竭力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睡过去
的，而眼前，又是怎么回事？

本来以他二十几岁的青春年
华，他的脸颊应该泛着健康的红
晕，他的眼睛应该充满快乐的光
辉；但是现在，他却衣衫褴褛，蓬头
垢面，疲惫的脸上伤痕累累。
渐渐地，他终于清醒了过来。

他对自己说，现在好了，身心已从被
囚的牢笼里解放了出来，无尽的苦
役结束了，再不必踩着晒得像稀泥
般又软又烫的柏油路、背着橡胶树
苗负重前行了，也不必连排泄时也
蹲在那些锐利警惕的目光之下了。
自由，多么好啊！他仰八叉地躺在一
棵大树下，大口呼吸着清新湿润、洋
溢着青草气息和野花芬芳的空气。
他怀着这样奢侈的热望又昏睡了过去。
往事借梦还魂。那是摊开的一本书，似新

绽的两瓣嫩叶———东华大学的《绿影》文学丛
刊。他那部名叫《理想》的小说，发表在《绿影》
的最后一期上。这期的发刊词里，中文系德高
望重的江教授对他的才华大加赞扬。
“小说应该是虚构的。你这样照搬生活很

危险。”皎皎着急地说。皎皎是他青梅竹马的
恋人。“照搬生活？”他又是一愣，这说明不是
在做梦，一切都是真实的……是的，他分明看
到了《绿影》随着一阵狂风，像影子似的随风
而去了；而他的外婆在向他狂奔过来。外婆奔
得这样急是要给他看手里的一叠纸片。外婆
说：“狮儿你看，这些都是每个月我到政府去
给你领生活费的证明！政府为什么要给你生
活费？因为你妈妈不光是国民党少将的太太，
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你是革命干部的
后代，你不是反革命狗崽子啊！”
可是那些纸片飘飘扬扬，像一群蝴蝶，也

随风而去了，他想抓也抓不住。他知道自己
“以小说反党，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

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罪名已无法摆脱，“反动学生和反革命狗崽
子”的命运也无法改变了。
“我们逃吧！”同自己一样是“狗崽子”的

学兄潘松林向他耳语。“我姐姐在南方边境。
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去找我姐姐。不过，
这事绝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但他想江教授曾对他说过他在香港有很

铁的关系。自己出去了举目无亲，他的关系也
许会有用。他就到了江教授家，将一切
向他和盘托出。哪里想到，江教授揭发
了他。第二天早晨，他被捕了。

&'!(年 )月，他以撰写“反动小
说”和“企图叛国罪”被判刑 &* 年；在
监狱里关了两年以后，被遣送至云南
边境的一个劳改农场。六年以后，一场
突发的地震成全了他。当时他正请求
上厕所———劳改犯的厕所在一个高坡
上，坡上有一个高高的岗亭，光天化日
之下也有持枪的狱警近距离警戒着。
地震让那站岗的狱警慌忙离开岗亭，
跑到坡下去了，而其他管教干部也乱
成了一团。他乘机逃进了山坡后的一
片橡胶林里。
他在丛林里狂奔了大约三十来公里，来

到了中缅边境的一个叫“黑泥塘”的山口。由
于紧张疲劳加饥饿，终于晕了过去。当地的景
颇人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用毛主席语录
封皮包着的圣经，将他当成了自己的教友，就
让他夹在他们去对面赶集探亲的队伍里，顺
利地到了密支那。但那里也有不少从大陆过
来的人，他仍觉得不安全，就将自己的名字刘
啸狮改成刘强，决定到缅西的山地民族区去
呆一段时间再说。于是，他就用景颇人临别时
给他的少量缅币，买了一张从密支那往西经
摩拱到加迈的汽车票。在加迈下了车，再往西
就没有汽车路了，但刘强没有停住脚步。
然而，自从在缅甸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

寨吃过一顿米饭到现在，已经记不清几天没
有一粒米下肚了。他采半生不熟的野果和野
芭蕉果腹，用树棍子开路，抵达了伊洛瓦底江
的上游。现在，危险好像是没有了，然而口味
却一下子难以适应。他只想吃一顿饭，一碗煮
熟的、不管用什么样的粮食做成的饭，用咸菜
或盐巴相佐就可以了。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我学会了用幽默的方式去面对生活

我需要搞笑，需要讲笑话，必须转移注意
力，不然精神真的会崩溃。周星驰在电影《国
产凌凌漆》里那个疗伤的经典搞笑画面，在我
饱受煎熬的时候，总是浮现在我面前，一想到
这个，我总忍不住嘴角上扬。
在那个时期，我就开始为恢复而努力了。

身边的人总是要帮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对他
们说，我能做的事情让我自己来做，我一时做
不了的事，你们再来帮我。在床上，我开始挪
动屁股，尝试着用屁股来行走，争取学着做一
些事情。在那种奇特的行进中，两个短短的断
腿包好像棒槌一样，很怪异甚至显得很有趣。
我就索性摆出各种 +,-.（姿势），让朋友们拿
手机给我拍照。对我来说，这样做，一是打发
时间，二是能够转移注意力，能让我暂时忘了
伤口的痛。还有一种方式也会起到同样的作
用，那就是看着朋友们在我身旁玩“斗地主”，
每天我都用这些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逐渐平复对换药的恐惧。
时间久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喜欢

来我的帐篷，因为只有这里有笑声。
这场残酷的地震，已经夺走了太多太多

的生命。每一天都要面临无数的生离死别，对
负责救治伤患的医护人员来说，也是一种难
以承受的心理伤痛。当时的灾区，医疗资源非
常紧缺，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经常几天都不能
睡觉，更别说回家了，他们早已劳累过度，却
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非常不容易。医护人
员说，每天工作中唯一的盼望，就是到我的帐
篷来，因为其他的帐篷里有太多撕心裂肺的
哭泣和尖叫，太难受了，太压抑了，只有这里，
还有笑声，可贵的笑声。到了后来，连救助医
院的院长，一个中年男人，每天也都会到我这
里来小坐片刻。他说只有这样，才会减轻一点
心理压力。他们是可敬的救援者，但他们也同
样需要鼓舞和安慰。所以，我很欢迎医生和护
士们的到来，我甚至还用很搞笑的口气给他
们讲述自己被截肢的过程，大家听了都哈哈

大笑。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
学会了用幽默的方式去面对生活。
当时我的身边，还有三个非常好

的闺密。一个是舞蹈学校的同事；另
一个是我的初中同学；还有一个是大
学在校生，她也是我的初中同学，从

北京直接赶回来的。每天晚上，她们仨都会形
影不离地陪着我，直到我睡着了才离开。
一天晚上，我听见帐篷外面有人在哭，仔

细分辨，终于听出了是她们三人在交谈。她们
说，廖智以后怎么办啊？她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她老公竟然都不来陪她……看她整天笑呵呵
的，心里好心疼，好难过……她们接着又开始
分析自己能为我做些什么，尽力在想能帮我的
办法。说着说着就开始啜泣起来，一边哭一边
继续轻声讨论，既为我心疼，也替我不平。每一
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一边听，一边悄无
声息地流着眼泪。她们吐露的心声，让我觉得
好幸运，能有她们这样三个朋友，在我失去一
切、一无所有的时候，还可以这样爱我，照顾
我。她们能抛开自己的生活，到这里来陪我，我
已经很感动了。我知道，为了陪我，她们三个
人，一个推迟了婚期，一个抛开了学业，另一个
辞掉了工作。拥有这样的友情，此生何求？
白天，闺密们来的时候就像没事儿人一

样，讲笑话，开玩笑。谁又想到，晚上，她们会
躲到外面偷偷地为我哭。后来，她们对我说，
每次看到你换药，我们都忍不住要哭出来，但
心里又告诫自己：别哭，别哭！廖智那么坚强，
她都不哭。我如果哭了，就会让她更难过。我
不要她难过，我要忍住，每天都要忍住。
她们给予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让我觉

得无论面对什么，我不是一个人，还有很好、很
爱我的朋友和我在一起。因为有很浓的爱陪伴
着，所以那些缺失的部分就变得微不足道，比
起埋怨失去，我更感恩拥有。拥有她们，我很庆
幸。或许因为我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姊妹的陪
伴，从小到大我都很珍惜身边的朋友，珍视我
们之间的友情。发生地震之前，朋友们如果遇
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尽力相助，所以灾难发生
之后，这些朋友们也不遗余力地赶回来帮助
我。或许我曾经为她们所做的，根本就算不上
什么，但上天眷顾我、怜爱我，知道我所失去的
太多，怕我承受不了，就将这些朋友派来我身
边，像天使一样照顾我、安慰我。我很感恩。


